            西北吹来秦川风    闵惠芬
   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江南人。我的故乡宜兴乡下除了具有水乡的一切特征之外，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有非常丰富的民间音乐，江南丝竹和苏南吹打盛行。每当和尚、道士们举行各种祭祖活动时，那悠扬的丝竹、钟鼓之声常常从黑夜响至天明。而在各种庙会、节日里乡民们便聚集成队，走街串巷，兴高采烈地奏起各种民族乐器。

    我5岁那年，家乡解放了，从北方来了南下工作队，他们在领导土改运动的各种集会上，常常即兴演唱，那高亢嘹亮的歌声具有穿云裂帛的效果，那音色、那气度和我们这里的戏曲、民歌演员、歌手发出来的音色迥然不同。「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，受苦人你过上那好光景。有朝一日翻了身，我和我的干妹子结个婚」……
    这是一个圆圆脸的女工作队员唱的，这是我在童年时代听到的第一首来自西北的民歌，45年过去了，可当时那种清新之感至今还会激动我。记得我当时为了听这首歌，总是紧紧跟着那位圆圆脸的北方姑姑，一大群姑娘们也是追前追后。很快，这首西北民歌流传开来，具有良好音乐天赋的江南少女们也开始尝试着放声歌唱，只有一唱到「我和我的干妹子结个婚」时，声音就弱下来，而「结个婚」这个具有神秘含义的歌词常常使她们羞红了脸。这时幼小的我就顽皮地盯着每个小姐姐们羞红的脸看，虽然我完全不懂「结个婚」的含义，但这三个字能使她们羞红了脸，就足以使我高兴万分了。而北方来的圆脸姑姑仍然唱得那样高亢嘹亮，从不羞红脸，声音也不弱下来，不知为什么，这就使我对她万分钦佩。同时遐想着，北方是什么样子，那里的姑姑们都能唱得这样嘹亮吗?

    12岁那年，我以二胡专业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，师从王乙先生。他也是个道地的江南人。那时上海音乐学院民乐教学起步不久，教材等都处在建设、积累的过程中。1960年，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民族音乐教材会在上海召开。带着红领巾的我被分配试奏一些新谱，但我的心却被全国各地一首首新作品的演奏吸引住了，因曲目繁多，只觉一时眼花潦乱，囫囵吞枣都来不及。

    记得其中印象最深的二胡新曲是《迷胡调》。

    一天晚上，王乙先生领着我来到文化广场附近的一个宾馆里，见到一位高高瘦瘦、脸长长、眼大大的年轻人，他就是《迷胡调》的曲作者和演奏者鲁日融先生。他很热心地把《迷胡调》的指法作了解剖性的讲解，其中一个指法——一远音程的上滑后联接一个回滑给我印象特别深。这一指法在该曲中反复多次出现，因而形成特征性音型。此曲快板段落强悍刚烈，慢板段落委婉柔情。但是这种强悍刚烈并不粗鲁，而是一种略带幽默活泼的喜庆情绪，那委婉柔情并不软弱，更无媚俗，而是一种略带凄婉的抒情。它的4音要略高一些，7音要略低一些，这两个特殊音律的出现，使这些音调形成特殊浓郁的韵味，使这秦川之音与其他各地民间音乐截然划分开来。

    该曲为ABA三段体结构，A的主题音乐健康、明朗，喜庆、欢腾，B段音调发挥了二胡富于歌唱性的特点。这是鲁日融早期把戏曲音乐化为二胡的音乐语言，把声腔艺术化为二胡韵味的创造性的成功的探索。

    不久之后，我的老师王乙先生即操着浓重的苏州口音在课堂上教授起此曲来。很快在音乐学院附中刮起了「迷胡」之风，鲁日融先生的名字开始在民乐界流传。我的师兄们聚集时常会讨论起《迷胡调》的特殊指法。我则频频出入于唱片室，查寻一张张迷胡、秦腔、婉婉腔的戏曲唱片。呀!那原始的原汁原味的戏曲音乐浓烈地表现出西秦的音乐气派，那是风源!虽然我根本听不懂里面的唱词，但那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接受了这种音乐气质、浓重韵味、特殊音律，甚至那带着沙音、狂放的男腔。这是我在少年时代初次接触西北音乐的深刻印象。

    我只觉得:演奏江南风味的乐曲和演奏《迷胡调》有极大区别，似乎浑身要换一副筋骨。拉江南风味的乐曲和民间音乐，感情气质相对要平和细腻，音色要明媚秀丽，按指运弓应如行云流水，而拉《迷胡调》则要明朗醒目，强烈之处运弓要敢下实力。而按指揉弦要多变，激越之处要加大压力，凄婉之处要粘捏柔美。奇怪的是，每当我拉起《迷胡调》时，我总是下意识地想起我5岁时见到的北方姑姑，想起那高亢嘹亮的音色，想起那北方人特具的爽朗气质……
    光阴似箭。自六十年代至今转眼已三十几年。民族音乐风风雨雨，潮起潮落，然而西北的秦川之风却总是徐徐吹来，让人感到舒坦而又振奋。这些年中，《迷胡调》成了我的保留曲目，鲁日融先生的另一首「迷胡」小品《采花》也同样让我爱不释手，那种质朴诙谐的欢愉之情会使我拉得上瘾，欲罢不能。而鲁日融先生与赵振霄先生合作的《秦腔主题随想曲》更是出了大名，风靡海内外。每次国内或国际的器乐比赛，此曲总是很多参赛者的自选曲目。

    1991年初夏，我应鲁日融先生之邀，赴西安音乐学院举办独奏音乐会。我终于来到童年时代就遐想的北方，少年时代就向往的秦川。

    秦川!这块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!

    半坡先民还在无声地描绘她远古时代的万象。

    沉默千年而重见光明的铺天盖地的秦兵马桶正吼出震惊世界的悲歌。

    哦!我明白了，那秦腔的男声为什么带着粗豪的沙音，那是一种无可形容的壮烈和撼人肺腑的阳刚豪情。

    哦!我明白了，「迷胡」的女声为什么乐句的结束处旋律走向总是趋于下行，而透出某种悠悠的凄婉，那是因为:在这广袤的人百里秦川，生存着世代秦人，最劳苦的自然是农民，他们是秦腔、迷糊的真正创造者。他们脸朝黄土背朝天，唯秦腔、迷胡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，只有那狂放豪壮的秦腔才能使他们在累死累活的劳动之余得以喧泄!只有那激愤凄婉的「迷胡」才能熨平他们心中无限悲愁的皱纹。

    而生活在秦川大地的音乐家们，正沿着千百年来形成的秦风，开创出新时代的乐派——「秦派二胡」和「长安乐派」。鲁日融先生是新乐派的杰出代表和领袖。

    秦川之风正越吹越烈。近年来，西北地区诞生了一大批有水平、有质量、有影响的民族器乐新作:古筝新曲有《秦桑曲》（周延甲曲），琵琶新曲有《渭水情》（任鸿翔曲），二胡新曲有《兰花花叙事曲》（关铭曲）、《秦韵》（金伟曲）。而鲁日融先生的新作《曲江吟》则融进了人间的喜怒哀乐、秦川的沧桑变迁，使我们在浓郁的秦韵中得到了更高品位的艺术享受……
    吹吧!秦川之风!

    愿鲁日融先生和他的同行们运用民族乐器这一载体，把这块古老土地上的秦川之声远播天涯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9年12月26日
